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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灵魂洗礼之旅。
2019年8月31日，一声号令在离中共

一大会址仅一路之隔的太平桥公园上空
久久回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
委书记李强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纪念馆开工。

随着工程机械启动轰鸣，一次灵魂洗
礼之旅随即开启——

一

2020年2月初，正是新冠疫情猖獗之
时。

往日人头攒动的“新天地”此刻人迹
罕至，静悄悄的太平湖旁，施工墙围拢的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工地，上海建工安装
项目组却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复工复产
的各项工作，这里成为上海第一个复工复
产的建设工地。

2 月 9 日，项目经理华磊率先打通了
项目经济师刘义的视频电话，素未谋面的

两人，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拉起了家
常。不过，三言两语之后，华磊就直接切
入了正题：“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共
一大纪念馆项目工期不容延误，我需要
有经验丰富的搭档。”多年来，刘义在公
司的各大项目上摸爬滚打，身经百战，华
磊满心希望他能加入这个项目团队，一
起参与中共一大纪念馆建设。

本来就对这个来电感到有些突兀的刘
义，顿时就明白了华磊的意图。虽然目前
正值建工集团规定的春节休假期间，何况
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但他的意志十分
坚定：一旦踏出家门，必须义无反顾。

华磊长话短说：“相关的防疫计划已
经开始编制，防疫物资也已经加急筹备
起来了。”而刘义的回答同样简单而且坚
决：“其他不必多说，你就说，我们什么时
候去？”

“我们的工作不能受疫情影响！必
须快。明天是10号，我得先进入工作岗

位了！”
“那我明天也到场！”
话音落下，镜头前的两人都默默避开

眼神交集，点燃了手中的烟。他们都清楚
地知道，现在的新冠疫情感染者数量还在
与日俱增，此时的复工复产意味着把自己
投入到未知的风险中去。时间仿佛在此刻
凝住了，但他们相信，疫情的阴霾也如同这
缕缕轻烟，终将消散。

没几天，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部的安
装办公室，一阵清脆的敲门声响起，“请问
这里是上安五公司的办公室吗？我是新来
的施工员秦浩。”一个年轻人推开了办公室
的门，华磊和刘义即刻起身相迎，这个刚从
外地项目专程赶来的年轻人，也将成为中
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建设的中坚力量之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上海建工安装的工程
管理人员陆续进驻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组，确实是一支
年轻的队伍。不仅项目经理华磊年轻，而
且以年轻人为主，即使其中有几个四五十
岁的“老法师”，但大部分人的平均年龄都
在30岁左右。

一支年轻的队伍，担负起了一个历史
使命，使这里成为了上海在建工程中第一
个复工复产的工地。

二

项目建在哪里，党旗就要飘扬在哪里。
根据党建工作要求和项目建设实际需

要，上海建工安装集团第五工程公司随即
举行了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成
立仪式。

仪式上，第五工程公司党总支书记秦
萍荣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委员会《关于同意成立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
的批复》，同时要求，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
作为献礼建党百年的重大工程，一定要始
终围绕“创双优”要求，保证工程建设过程
中干部优秀、工程优质的基本目标。中共
一大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书记高天天、
项目经理华磊作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表态发言。

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
主席秦凯凯是专门赶来参加中共一大纪念
馆项目临时党支部成立仪式的，他说，能够
参与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建设工作，机会
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既要在政治意识
上展现高度的政治站位，也必须要在行动
上体现肩负的责任担当。因此，他对项目
建设提出了两点具体要求：一是工程建设
的品质把控，不仅要在结果上体现，而且要
在建设过程中特别是重要节点中体现观感
质量。二是“口号叫得响，目标要兑现”。
临时党支部的设立作用不可只体现在渲染
政治氛围上，而是要站在政治高度上为实
施好这个项目发挥作用，引领和保障这个
项目的完美实施。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成立
仪式不仅隆重、热烈，而且出新、出彩：仪式
上，形象地展望了在建党百年之时对外开放
时的纪念馆场景：以中共一大会址、瞻仰宣
誓大厅、新馆展示厅为主要展示空间，以初

心、使命贯穿全篇，沿着合理设计的参观线
路，全面讲好建党故事，深入阐述建党精神。

诚如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黄震，党委副书记、总裁张建东在中共
一大纪念馆项目调研时所强调：一定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最先
进的施工技术、最精湛的匠心工艺、最饱满
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工程建设当中去，精心
打造中国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品
牌工程，建设好、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家园，安装集团必须全力做好！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的
成立，为推动项目落实落地发挥了党建引
领作用：在以后的日子里，组织参观了中
共一大会址，请中共一大纪念馆领导来工
地讲课，讲新馆如何承载展览教育的功
能，讲现在的场馆如何发挥文物的作用，
形成一种联动；也请上海建工老工程师到
项目上来传经授艺，如何注重每一个细
节，还去进博会工地学习抗疫经验，如何
为边防疫边施工创造条件。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项目组党
员的凝聚力，充分调动全员的积极性，为
工程建设工作中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创
先争优，不断夯实思想基础。

三

施工场地狭小，操作层高高，而机房
设备大、管线多、支架多，时间紧，还要配
合装饰赶上进度，因为要与布展内容相
契，装饰就不是普通概念上的装饰……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建设是一场硬
仗，而热泵机组的吊装只是其中的一个重
大考验——

2020年9月29日凌晨4点，第三台5.5
吨重的热泵机组按计划完成吊装，项目部
所有人员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为了完成三
台热泵机组的吊装任务，整个项目部已经
连续8个小时驻守现场。

早在此前几周，项目部的青年工程师
秦浩与安全员邢福臣就开始着手编制此
次吊装计划，单纯从设备重量的数值出
发，5.5吨重的设备吊装难度并不太大，但
是实际的困难因素是数值难以量化的。
此次吊装筹备从 9 月初便开始穿插在各
项工作中，大家不断告诫自己，在国庆节
以前，将面临一项重要任务，此前绝不能
松懈。

考虑到的问题愈多，工作难点的轮廓
便愈发清晰起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建筑与
中共一大会址仅有一条马路的间隔，吊装
必须充分考虑到周围复杂的环境，尽力规
避各类安全风险，绝不能占用马路，也不
可影响到周边临近建筑。再说，工地处于
市中心，大型吊机必须在夜里8点以后才
被允许进入，在与总包沟通后得知，由于
是赶在国庆节前夕，设备进场当晚，其他
施工单位也有材料及设备需要进场，能够
交付给上海安装的设备进场时间与吊装
时间是极其紧张的，而能够留给吊机停放
的场地，在本就狭小的空间内也就显得更
为窘迫。

于是，选择与安装集团下属的上安机
施公司合作，共同编制吊装方案。通过公

式计算，原本决定使用300吨吊机实施吊
装任务，但华磊考虑到吊装位置距离吊机
停放处较远，力臂长，使用300吨吊机存在
一定风险，坚持要将300吨吊机更换为500
吨汽车吊。当时，也有人提出更换吊车实
为多此一举，但事实证明，这一份多虑却为
设备吊装当晚发生的一个意外成功地兜了
底，这是后话。此外，考虑到吊装作业受困
于场地狭小，双方一致秉持“设备不落地”
的原则，决定让吊机提前进场完成就位工
作，提前与供应商确定时间节点，等到设备
进场，抛弃装卸设备的环节，直接吊装上屋
面，安放在预定位置，保证热泵机组从进场
到吊装就位的一气呵成。

9月28日傍晚6点整，项目组开始根据
原定计划将现场滞留的人员疏散至安全区
域，安全员邢福臣与施工员梁兴迅速拉起
警戒线，所有安全管理相关人员严阵以待，
把守自己的责任区域。当晚8点40分，机
施公司汽车吊按时进场，开始调试工作。
10点36分，吊机完成准备工作，一切就位，
等待设备进场。11点，两辆卡车陆续载着
3台热泵机组设备进场，现场工人立刻开始
拆卸卡车围栏及设备固定装置。

吊机起吊前，需要利用起重臂对设备
进行提前称重，保证吊装安全。供应商提
前告知的机组设备原重数据为5.5吨，然
而，现场测算的第一吊设备重量竟然是
6.5吨，这1吨的数据误差，很可能让此次
吊装工作至此被迫中断。华磊当即联系
供应商，才得知是设备出厂前照例进行设
备试压，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忘记将试压
用水排出设备，导致设备整体重量比预知
重量多了 1 吨。第一吊设备安装位置靠
近黄陂南路，此处位置是距离汽车吊最远
的，吊车力臂伸展得也最长，始料未及的
增重无疑拔高了吊装难度。尽管华磊此
前坚决要求调用 500 吨汽车吊参与这次
吊装任务，但还是由于增重数值远超预期
的浮动范围，让汽车吊承重状态逼近了警
报线，为此，大家不由得揪心起来。为保
险计，改用吊装带穿过去。当起重臂抬至
最高处，牵引着设备缓缓移到屋面上方
时，华磊立刻联系了早已在屋面等候的秦
浩和俞成基等人，指挥吊机对设备安放位
置进行微调，顺利完成了最为艰难的第一
次吊装任务。首战告捷，为接下来的两次
设备吊装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

2021年1月11日，相关媒体报道：中
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完成结构封顶，项目充
分运用了最先进的施工技术、最精湛的匠
心工艺、最精细的工程管理，按计划，将于
今年建成，在建党百年之时对外开放。

短短的一则新闻报道，对中共一大纪
念馆上海建工安装项目组的同志们来说，
却有着长长的感慨——

工程重要，任何一个细节都要格外注
意，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工期紧凑，必须实
行精细化的管理，保质保量的完成施工任
务。市领导、局领导多次莅临现场查看进
度、检查工程，项目组调度有方，穿插施
工，按时、保质地完成着施工任务。

每一次施工材料运输，都是晚上进
场。场地小难于堆放，只能实行动态管
理，到场的构件改为直接安装，不落地，不
占用有限的场地。有的装配件，尽量在外
面加工厂完成半成品半拼装，到了现场再
组合安装，事半功倍。

每一个施工的节点，项目组都要进行
技术讨论，力求一次性到位。在建设中共
一大纪念馆新馆的日子里，从未停工。施
工中，采用双休日轮休制，工人晚上加班，
场地没有住宿条件，晚上 9 时必须下班，
否则工人回去有可能地铁没了。项目组
的管理人员未雨绸缪，鞍前马后，忙得不
亦乐乎。

27岁，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轮，有
幸赶上中共一大纪念馆工程，这是一件特
别有意义的事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党
史，作为建设者，这何尝不是一种荣幸和
履历！进入项目后，深化设计师俞成基主
要配合对设计院的图纸进行复核，明确管
线的位置，包括符合设备的参数。其实，
设计院的图纸和现场施工总是需要衔接
和缝合的，其中变化很多，一万平方米的
图纸变更翻版不下5次，还有现场施工中
很多需要拆改的地方。根据项目要求，人
在家中也要随时而来，还有材料晚上九、
十点钟进场，也要赶到，通宵也是常有的
事，因为必须当场解决问题，否则，接下来
的施工就无法进行下去。还有各分包之
间的协调，还有业主不断提出的要求，包
括规范之上的环境要求等，都要一一对
应、满足。

同样 27 岁的工程师秦浩，讲的是一
个只有 90 平方米的机房。空间狭小，需
要安装的设备齐全，功能多多，管线排得
密密麻麻。除了3台风机，还有一台空调
箱，管线复杂，检修不便，于是，通过转换
平台，节省了落地的支架，减少了占地的
空间。一大会址周围是居民区，旁边大楼
看下来观感很重要，于是，做成了隐蔽工
程，不扎眼还美观，这是用鲁班奖的要求
来做的，质量策划，先行一步。秦浩说，整
个工期紧，要求高，周末从家里过来加班
是常态，基本上每周如此。说来轻巧，其
实从普陀区骑电瓶车过来也要 45 分钟，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大会址这个神圣的地
名而使然。

刘义是经济师，平常照例是一个
“忙”。可这里的人，哪个不忙呢？或者端
坐电脑前全神贯注，或者在工地上攀高爬
低，都是一台高速运转的风火轮。

生命在洗礼中大放光彩。
一切为了确保 2021 年 4 月底实现竣

工验收，一切为了把中共一大纪念馆建设
成为放心工程、民心工程、满意工程，向党
的百年诞辰献礼。

是的，有洗礼就有献礼。
在接受洗礼的过程中，在向党的百年

诞辰献礼的过程中，去发掘中国共产党的
红色文化基因和历史根脉，去感悟中国共
产党的崇高信仰和伟大精神。这一切，更
是我们在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的重要精
神源泉。

一次灵魂洗礼之旅

有一年，山东的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一箱花馍，那馒
头、花卷、荷叶饼能有五六种，特别是那馒头又白又大，
中间还按着一个大红点，看着喜兴，年味儿十足。

在北方，过年都有蒸馒头、做豆腐的传统。现在一
切都专业化了，很多人家就不再亲自手工做了。人们
更多的是拿出时间去上网、玩手机、刷微信，即使是过
去的看春晚、唱KTV也很难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小
时候，人们过除夕大多守夜，现在守夜的人也有，多是
年轻人，他们守夜的方式基本是打麻将、斗地主。

在北京郊区，过节的年俗不那么讲究，人们忙碌的
是买上大小礼品互相拜年。在贫穷的年代，人们对

“年”是相当渴望的，似乎只有这年到了，这一年的希望
才有盼头。在农村，各村之间的年终分红是最有意思
的，也是最刺激的。十里八村的人们见了，通常会简单
地问，你们村今年合多少啊？这里所说的合多少，是指
一个工分等于多少钱。如果一个人说五毛七，另一个
说九毛二，那说少的就会感到无地自容。我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京郊的一个乡政府工作，每到年关，
都会接待上访的社员，有时三五个，也有时一二百人，
这些社员到了乡政府也不外道，抄起我们桌子上的茶
杯就咕咚咕咚先喝一杯水，然后就坐在那里跟我们骂
他们村里的领导怎么无能怎么分配不公，绕来绕去，核
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工分低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

一般的做法是，首先让他们说痛快，然后跟他们交换意见，最后再把情况反馈
到村里，尽可能化解矛盾。而有时候则不然，遇到极端情况，如出现干部社员
打架、集体上访，甚至出现抗议、静坐的事，我们就要把村干部叫到乡政府，进
行对话沟通，对关键问题，必须表明立场，是干部的问题，就要当场批评；是社
员的无理取闹，也要针锋相对，毫不让步。不管怎样，最终都要和平解决。正
所谓：谁也不要把恩怨留给新年。

比起社员为工分上访，更让人头疼的事还有。第一个，是乡党委要开会讨
论各村各乡镇企业的考核分配问题。这里要涉及粮食产量、上交公粮、生产安
全、计划生育、企业总收入、生产利润等等，会议常常要开几天，有时要通宵达
旦。我们党委书记五十多岁，喜欢抽烟斗，喝酽茶，他最大的特点是能熬夜。
有许多难解的问题，他一般当时不表态，等到了下半夜，当人们都疲惫不堪的
时候，他才亮出来让大家表态，这时的人们巴不得赶紧散会，本来很多还需要
讨论争议的问题，就随着书记的态度默认了。第二个，是机关工作人员的奖金
问题。在八十年代，奖金是很多人翘首以盼的，由于大家平常工资不高，年龄
大的八九十块，年轻的也就四五十块，到年底如果能发个一两千元奖金，那这
个年可就是肥年了。我们那时的乡政府归属农场管，财政不独立，经济来源只
能靠乡镇企业上缴管理费。乡镇企业当时有十几家，经济效益好的也就两三
家。这些企业负责人很霸道，钱多的不买乡政府的账，钱少的耍赖不交钱，弄得
几个乡领导非常头疼。往往到了春节前几天，党委书记亲自出马，以检查生产为
名，到各企业溜了一圈，才勉强要上一些钱。有几次，我和党委书记在同一个企
业遇到，那个企业的领导苦笑着对我说：老爷子又来化缘来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挣工分、评工分、闹工分，包括企业的涨工资、评奖金，是
各基层单位屡见不鲜的问题。即使在年底分发各种福利，也是笑话百出。我
在农场工作时，一年春节，正赶上我妈他们单位和另一个单位同时发福利。我
妈他们单位经济效益好，单位发皮大衣羊卷绒帽子，还有成箱的带鱼、苹果，而
另一个单位效益不好，每个职工只发两条不大的鲤鱼。这两个单位门对门，平
常职工上班经常一起来，见面彼此也热烈地打招呼。但分发福利这天，我妈他
们对门单位的职工下班时间到了，竟没有敢出门的——他们怕看到我妈他们
单位的富豪表情！即使有个别偷着跑出来的，也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生怕别
人给叫住。我当时就想，真是人穷志短啊!

那个年代过节没有发馒头、花卷的，人们习惯到食堂购买，没有食堂的就
家里自己蒸。看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安家只有到了年才能
吃一次白馍。而在电影《人生》中，高加林舍不得自家吃白馍，而是把蒸好的白
馍拿到城里去卖。这就是那个平凡而又贫穷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面对着各式各样的花馍，人们除了欣赏它的好看，谁还在意
那面粉的味道呢？因为再好吃的白馍，人们也只是掰一块尝一尝。不管怎样，
白馍对于我，还是有着许多的憧憬与回味，在这个似乎什么都有什么又都没有
的时代，吃个花馍真的是一种过年的享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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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草原 孙思

草原向前，天空向后

八月的科尔沁草原
青翠而饱满，来自天堂的洁净和高远
何人能入，并独宠

草一样丰茂的牛和马匹，
在风雪交替里，何人能牧

那些身披阳光的羊群
和身披月光的人，习惯于行走
习惯于面向草原，目朝天际

只有马头琴和草
怀抱月色，相对而坐
任东风弹

万米之上，临窗而坐
我不是菩萨，云却如莲

机翼下，那些游牧区
用来居住、祭祖先、祭天地
祭神灵的蒙古包，穹顶圆壁的蒙古包

以日出方向为吉祥
门向东南开，男在右、女在左
他们用马鞭、弓箭、猎枪
将草原的炫目，反复抒写

蒙古包前，云在上水在下
所有吸满了晨露的草，绿色的草
饱满的草，如女子纤指一样的草
在风里对你说

当年，孝庄皇太后
孝端皇太后、福临的皇后
用月光沐浴，梳头，绾发
她们灼灼细腰，被草原的风
勒紧再勒紧，之后一路向南

她们用过的梳子
落在她们曾经睡过的枕上
它的由黑到白，如眉眼

西风里，白着她们一路远去的苍茫

坨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草
在春天里，伸展它们的身姿
把阳光，晃得铺天盖地
将两米之内的沙土，形成植被
形成水域一样的绿

它们覆盖甸，如云覆盖天空
水流覆盖大地

到了夜晚，月光会把“皎洁”这个词
在科尔沁草原铺开，让它的阔大和渺远
闪着海洋一样的银色

让一些久远的往事
从深处，破水而出

那些彪悍的牧民
手握缰绳，在马背上赶羊
在一场又一场大雾中走远
直到夜晚，月亮牵着马的蹄声
把他们引回

他们的妻子，在蒙古包里温着青稞酒
纤长的端着酒碗的手，沾满了月色

一些看不见的事物
因夜色，退得很远

他们身后，老树盘虬
座下的马，足踝苍劲
一往无前的草原，是他们的江山

蒙古女人
在每一个蒙古包里破茧
开花、结果，她们的男人
马一样桀骜不驯
说过的情话，酒一样热辣

在早晨第一缕光线里
她们会背上羊奶桶，走向羊群
走向白云深处

她们迎着太阳的眼睛
干净、透明，比刚落过一场雪的空气
更清澈

草原低处
每一棵草的根部，集聚一座冰川
它们要等待来年春天
化水为木，滋润每一寸土

那些低于山洼的河流
让天空从高处降落，并渐渐深婉

草，这些一年又一年
死了又复生的草
抱紧自己，也抱紧彼此的草
它们用卑微的，细小的身子
托举着一匹马、一万匹马
一群羊，无数群羊

它们紧挨着，绵延再绵延
即便天空洞开，一场又一场雨
或冰雹以凶猛的姿态砸下
它们依然，一次比一次蓬勃

并以其沉默
换来另一类嘹亮

在科尔沁
一只鹰，为我们放低了空中的盘旋
一些陌生的词语，情窦初开

在科尔沁
我们手握爱情，指下荡漾
那些久远的，雪一样的事物
不再冰冷

在科尔沁
我们希望把自己变成水
匍匐在草尖上，让千万里绿
撞击出伤筋动骨的疼

在科尔沁
一些文字从胸膛跑出
带着新鲜的灵气，翻过草原白天和晚夜
让每一棵植物，每一朵花
每一只细小的动物和昆虫
粘着泥土的骨头，挺立在纸上

然后，头顶蓝天
在纸上，踏风而行

在科尔沁
任何一朵花都不会潦草
他们开放的声音
温和节约，有风的劲道

一日又一日
它们在草的深处，朝阳的山坡
背阴的山坡，踮着它们纤秀的脚

而月亮和太阳喜欢小处起笔，大处泼墨
于无声处，照彻整个草原

修炼多年
我们仍不及一棵草的胸怀
它们根扎土下，心也匍匐于土
抱团时，温柔而紧密
一旦分离为个体，每一个角
每一个断面，都如同刀刃
在猝不及防时，割伤我们

更多时候
它们会选择同一姿态
低下头来，看见彼此

不似我们，脚踏大地心在空中
其空旷如风吹过的荒野
常常被荒凉灌满

为此，我们做不了
身穿绿衣，怀抱蓝天的人
一盏酥油灯，守不住我们的心

牛羊看见我们
其头颅，绝不会比看见草
更高

草原向前，天空向后

在科尔沁，一棵草带来的微风
一滴露珠带来的湿润，如水在水下
是那样的平常和悄无声息

这个时候，我们甚至愿意
做一棵草，与周围的任何一棵草拥抱
不分男女不分老少
从此不再有人的隔膜

因为人，有时并不比一棵草更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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